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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用叙事空间剖析《呼唤》中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的构建特点。首先，对比不同女性的物理空间
的差异去探索作者的生态思想；其次，深入挖掘女性与自然在社会空间里受到迫害的社会根源；最后，通过心
理空间剖析了女性的自我意识在父权制社会中的觉醒与奋起反抗的过程，以此实现对父权制社会的解构，揭
示了作者考琳·麦卡洛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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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叙事空间
叙事空间理论开始于约瑟夫·弗兰克（Ｊｏｓｅｐｈ　Ｆｒａｎｋ）的论文《现代文学中的空间形式》［１］。自从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批评理论“空间转向”日益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叙事空间理论也逐渐在
文学作品的评析领域中发展起来了，其中一些学者的论著对叙事空间理论发挥着较大的影响，比如米克·
巴尔的《叙事学：叙事理论导论》、亨利·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福柯的《论其他空间》、杰弗里·Ｒ．斯米
腾和安·达吉斯坦利合著的《叙事中的空间形式》等等。不同的学者对“空间叙事”有着自己的理解。根
据杰弗里·Ｒ．斯米腾的观点，环境可以不受人控制，引起人们的关注，换句话说，只要地点产生属于自己
的力量及意义，则可以称叙事为空间叙事［２］。这里的“空间”是指文学中的“空间”。荷兰叙事学家米克·
巴尔指出：“故事由素材的描述方式所确定，在这一过程中，地点与特定的感知点想联系。根据感知而着
眼的那些地点称为‘空间’”［３］１０５。他还把空间扩展为地理空间、社会空间、心理空间和审美空间等等。而
“社会空间”这一术语最早是由法国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于１９７４年在《空间的生产》中首次提出的，他
把空间区分为心理空间、社会空间和物理空间。本文将运用米克·巴尔、亨利·列斐伏尔和福柯等人的
一些观点从物理空间、社会空间和心理空间对《呼唤》中的生态女性主义进行解读。
《呼唤》［４］是２１世纪初（２００３年出版）澳大利亚著名女作家考琳·麦卡洛继《荆棘鸟》之后最成功的
家世小说和爱情传奇。她的问世不仅进一步巩固了作者在世界文坛的地位，而且还充分展示了这位文
学家横溢的才华。《呼唤》是一部家世小说，共分三部分，分别按故事的时间顺序（１８７２－１８８８，１８８８－
１８９３，１８８７－１９００）、以金罗斯城为背景来写的，叙述的是主人公亚历山大征服命运而发家致富的家世
史。它深刻地揭露了专横的父权制对女性和自然的迫害；与此同时，该小说通过对伊莉莎白·德拉蒙德
（简称伊丽莎白）、内尔·金罗斯（简称内尔）、茹贝·康斯特万（简称茹贝）文玉、蝴蝶等等女性形象的深
入剖析，揭示了女性在这个男权制社会中的醒悟与抗争的过程，以及她们与自然之间保持着密切联系。
本文通过对比不同女性的物理空间的差异去探索作者的生态思想；然后挖掘女性与自然在社会空间里
受到迫害的社会根源，最后通过心理空间剖析了女性的自我意识在父权制社会中的觉醒与奋起反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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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以此来实现对父权制社会的解构。
二、物理空间：女性的活动空间———女性意识和两性的平等
本文的物理空间，对许多叙事学家来说，就是小说所叙述的自然环境，也就是指故事中人物的生存
空间和活动空间，它是故事发生的地点［５］。在《呼唤》中，我们不难看出作者考琳·麦卡洛颇有心思地地
为生活在金罗斯城的女性们设置了各自的生存空间和活动空间。首先，对于思想保守、性格温顺的女主
人公伊丽莎白来说，她的物理空间是极其有限的，被设置在一座在远离男性、远离矿山、远离城市的山顶
上的豪宅里，这是她的丈夫亚历山大费了不少心思专门为她建造的。在这有限的空间里，她只能默默地
尽职着为人母，为人妻子的责任和义务。常常与自然为伴，无奈地在孤独和寂寞中消磨自己的青春岁
月。为什么主人公伊丽莎白被设置在有限的物理空间生活？这是作者的点睛之处，其目的是用来衬托
和凸显她丈夫亚历山大的物理空间是无限大的世界：他的活动空间从大的活动场所（英国、美国、澳大利
亚等）到小的活动空间（金罗斯城、金罗斯饭店、矿山、井下、豪宅、书房等）［５］。在这个父权制主宰的物理
空间里，他充分展示了领导人的胆略和才能，居然能把新南威尔士一个荒山僻壤的地方开发成一个１９
世纪末澳大利亚功能堪称一流的“模范城”即“金罗斯”城。所做的这一切，就是通过物理空间的创造和
改变来营造他的“上层社会空间”：建立一个属于他领导的帝国。借用哈利黛太太说的，他“一个口袋里
装着政府，另一个口袋里装着法院。”［４］３０经过对比男女主人公的物理空间，一个典型的父权制的代表人
物亚历山大栩栩如生站在我们面前。对于性格泼辣而出生卑贱的茹贝来说，她的物理空间显然广阔多
了，被作者设置在城市中心的显赫位置金罗斯饭店，成为了一位雍容华贵的老板娘。作者为什么给茹贝
设置这么好的物理空间呢？这是作者的高明之处：金罗斯饭店代表茹贝人格意识的醒悟，此处是她脱胎
换骨的场所，即从此她站在起来了———思想和经济都独立自主了。与此同时，我们不难看出，这个场所
与茹贝的前半生经营的场所———妓院和酒馆形成鲜明的对比，为茹贝争取自己的生存空间做了铺垫。
对于性格独立又有主见的内尔来说，她的物理空间被作者设置为本小说最为广阔的，她的活动空间从山
顶上的自家豪宅到繁华的金罗斯城，从矿山、矿井到车间，从大学校园到议员的家里等等，她简直就是闯
荡在男人世界里的女人。作者为什么把内尔的大部分物理空间设置在女性禁足的领域即男人的世界
里？这是作者擅长的写作手法，采用空间并置和对比的手法来表现男女的物理空间的差距和象征意义，
从而凸显人物的性格特征。经过一系列的并置和对比，一位有勇有谋的女性战斗者形象在父权制社会
里横空出现！对于智障又没有意识的安娜来说，虽然她跟她母亲一样被亚历山大圈养山顶上的有限空
间里，但是她的活动空间比她健全的母亲伊丽莎白还要广阔，作者为什么这样设置？这完全是作者的意
图，她也是用对比手法，借用同一个物理空间来凸显智障者和健全者在社会空间里的差距，其目的是为
了说明安娜虽然是以智障者的身份展现在故事里，但是作者想强调的是她是一位没有意识形态的探索
者———她仅凭借自己的本能行为为自己的性爱和自由权利而抗争，从而衬托出伊丽莎白在这一方面还
是比较薄弱的，需要经过漫长的时间来治愈童年时期被默里牧师灌输的病态思想———认为女性如果从
性爱中体会到快乐便是罪恶。对于出生卑贱又忠心耿耿的文玉、蝴蝶等仆人来说，她们的物理空同样被
作者设置在山顶上的豪宅里，其目的是给故事情节起到烘托的作用，因为她们是社会里最底层的人物，
她们的存在只是这个物理空间的那些可有可无的摆设品。在她们的烘托下，彰显了伊丽莎白、茹贝、内
尔和安娜的意识形态和性格特征。总之，经过一系列的物理空间对比，我们不难发现，一方面，女性跟自
然一样，一直处于父权统治边缘化的地位，她们各自的物理空间里蕴藏着社会空间的差距；另一方面，我
们明白了作者的设置意图：以上所描述的金罗斯城的一系列空间建构过程正是性别平等和女性意识等
等秩序的重建过程，这跟生态女性主义所提倡的宗旨如出一辙。
三、社会空间的影响：女性与自然的悲剧之源
“社会空间”的概念最早是由法国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一书中提出的。他认为，
空间具有社会性，每一个社会，每一种生产模式，每一种特定的生产关系都会生产出自身独特的空间，而
个人本身根本无法脱离社会空间而独自存在［６］。在《呼唤》中，我们了解到自然和女性都受到了社会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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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迫害和压榨。首先，这部小说的历史背景。我们不难发现，作者有意地将故事叙事的时间上限和下
限分别设定为１８７２年和１９００年。根据史书记载，此时的澳大利亚处于早期的工业化时期，整个澳大利
亚的主流文化仍然处在男权制社会文化的主宰之下的世界［７］。在西方的学术话语中“男权制”与“父权
制”完全重叠，可以视为同义词［８］。在这个传统的父权制社会里，女人生来低人一等，没有自己的话语权
和支配权，而且通常被男人用来作为他们性对象和传宗接代的工具［９］。在《呼唤》中，主人公伊丽莎白就
是生活在这样的社会空间里，她是生活在１９世纪英国父权制文化主宰社会下最典型的牺牲品。在她结
婚之前，她听命于父亲“暴君”般的统治。对于她父亲来说，她的地位跟佣人差不多，从小被培养成操持
家务的能手，专门照顾他的起居生活，更别提读书的事情，那简直就是糟蹋，因为读书需要花钱买纸。仅
仅１６岁，她以６０００英镑的价格被父亲卖给了远在千里之外的新南威尔士创业的堂兄亚历山大作为妻
子。结婚之后，她被丈夫亚历山大像囚犯一样圈养在一座山顶上的豪宅里。虽然她在那里过着衣食无
忧的生活，但是她失去了生活中的一切自由掌控权比如吃、住、行和娱乐等，她所有的支配权都控制在丈
夫的手里。对丈夫来说，她的任务是是一台繁殖后代的机器，希望她二十个月能生一个，给他生一大堆
继承人。在这样的社会空间奴役下，结婚才三年，年纪仅仅１９岁，她在生产孩子时差点丢了生命，还是
为丈夫生下了内尔和安娜这两个女儿。由此可以看出，在这样的社会空间里，女人只有“他者”身份，完
全处于被边缘化的社会地位，她们是属于被男人奴役的对象且没有话语权的边缘人。正如伊丽莎白开
口反驳丈夫亚历山大那样：“没有人给我选择的权力，因为女人显然都没有为自己择偶的权力。男人倒
是随心所欲，娶妻生子”［４］。生活在父权制文化体制下的伊丽莎白，也逃脱不了命运的安排，她只能和大
自然一样保持沉默，成为被压迫的他者。其次，我们来看茹贝的命运，她也是父权制社会下的受害者。
她一生三次做情妇：第一次做情妇是为了生存，主要原因是她从未上过学，又身无分文，１１岁时，她又被
同父异母的哥哥强暴，为了能改变自己命运，于是她跑到悉尼给一个有钱的老头做情人，等那个老头死
后，她带着他给她留下的５　０００英镑回到希尔山经营妓院和酒馆的生意；第二次是给满清王爷孙楚当情
人，并为孙楚生了个儿子李，最终还是被他抛弃了，因为孙楚娶了个“清白”的女子为他生儿育女，繁殖后
代；第三次，她给亚历山大做情妇。他们两人是一见钟情的，而且她是真心爱对方的。那么，她为什么不
嫁给亚历山大为妻呢？对于茹贝来说，她当然“想嫁给他”，正如她向伊丽莎白坦承的：“我爱他，至死不
渝……然而，再爱，我也没办法嫁给他。”［４］１３１主要问题是出在亚历山大身上，因为亚历山大跟满清王爷孙
楚一样，深受“父权制”腐朽的思想毒害———贞洁是当时男人们娶妻择偶的重要准绳。茹贝曾说：“一旦
花儿被采摘，挣扎也就结束。新婚后第二天早晨，床单上没有留下血迹，就别指望得到丈夫的尊重。”［４］１１２
而茹贝是妓女出身，这就能解释亚历山大不能娶她为妻的原因了。对于父权制的代表人物亚历山大来
说，茹贝做为他的情妇地位始终是不可能改变的———她只不过是他用来发泄的性对象而已，由此可以看
出，茹贝也是受父权制社会迫害下的一个牺牲品。对于伊丽莎白的二女儿安娜来说，她的命运只能用
“凄惨”来形容，虽然出生在豪门家里，却跟犯人的待遇差不多，没有人身自由。自从出生以来，被父亲以
智障为由，先是把她圈养在豪宅里的一个房间里，到了１２岁以后，发现关不住她了，就雇佣几个仆人随
时随刻看守着她。更加不幸的是才１３岁惨遭诱奸而被迫做了母亲，最后，因癫痫发作而死，年仅２１岁。
安娜的人生就是生活在父权制社会文化体制下那些失去发言权而又无意识的女性的一个缩影。对于那
些地位低下的仆人们来说，她们的命运更加悲惨，就拿文玉为例，她是一个有一半中国血统的混血女孩，
出身卑微，父亲是在茹贝的金罗斯饭店的当厨师长，母亲是爱尔兰人，共有姐妹７人，都是仆人，自从伊
莉莎白的二女儿安娜诞生之后，身为仆人的她把患有智障的安娜视为己出。当她发现自己精心照顾的
安娜竟然惨遭诱奸，她寻遍一切可能的地方，找出了这个禽兽不如的家伙白人山姆·欧唐尼尔，并用极
其残忍的手段割下了他的生殖器为安娜报仇雪恨，最终被官方处于绞刑，年仅３６岁。在亚历山大的眼
里，即便是文玉为他的女儿报仇雪恨而死于非命，文玉在他家只不过是一个从属者身份 ———仆人而已。
文玉也是父权制社会文化体制下一个极其悲哀的牺牲品。
上述的女性不管是女主人公伊丽莎白、安娜，还是茹贝、文玉，他们的悲剧都是由父权制社会文化体
制下的资本主义社会造成的，生活在这个由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构建的父权制社会空间里，人与人之
间的关系是建立在金钱至上、两性不平等的基础之上，即男性主宰着一切，女性只是附属品或者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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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中女主人公伊丽莎白是被父亲当作“商品”出售给亚历山大为妻，然后落入了亚历山大的魔掌中，从
此失去了支配权和话语权；而茹贝是出售自己的肉体和灵魂来构建自己的社会空间。由于空间承载着
社会性［６］。由此可以看出，女性的悲剧之源是父权制的文化体制下生产出的社会空间与资本主义生产
出的社会空间的双重冲突而造成的。
四、心理空间的释放：女性人格的重生
对于心理空间的概念，列斐伏尔和Ｆａｕｃｏｎｎｉｅｒ分别给出类似的解释。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
指出心理空间主要就是空间的话语建构，通过沟通打破各自的封闭性。而Ｆａｕｃｏｎｎｉｅｒ认为心理空间是
人们在进行思考、交谈时为了到达局部理解与行动之目的的而构建的概念［５］。从概念意义上来看，他们
俩都强调心理空间是通过语言、话语沟通来建构的。在《呼唤》中，作者对故事中女性人物的心理空间作
了详细的描绘，勾勒出一幅生活在父权制社会里的女性人格意识重生的画面。
首先，女主人公伊丽莎白的前半生。虽然她１６岁就嫁入豪门，可是她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孤独和
寂寞而且没有激情的岁月中度过的，她被丈夫当犯人一样圈养在与世隔绝的山顶上，默默地尽着生儿育
女、为人妻子的责任和义务。才近４０岁，她就经历了一系列的挫折：摇摇欲坠的婚姻、与女儿内尔的不
合、安娜被诱奸和死亡等等。在这一系列的重创之下，伊丽莎白变得沉默寡言，对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兴
趣，她逐渐地把自己缩到躯壳里，心灵也似乎处于关闭的状态。唯一能安抚和减去她心灵深处的痛苦和
孤寂感最好的灵丹妙药那就是离家不远的森林和与世隔绝的深潭。这片安静又祥和的森林仿佛是她真
诚的朋友，静静地听着她诉说心中的痛苦和烦恼，而林中的深潭仿佛能散发出一股股触摸到她心灵深处
的魔力，帮助她点燃了心中仅存的那点希望之苗———让她对生活有继续活下去的勇气。在这里，她可以
自由地萌生着一个个期待，她期待着她所爱的人（李）能走进她的心灵就像林中通往深潭的小路一样，她
期待着能获得自由的启示等等，最后，她的期待都变成了现实。伊丽莎白是通过亲近大自然的方式来传
达她的心理空间的话语建构，借助大自然的力量来建立一种可以释放自己的心理空间。在这个平台上，
她逐渐地苏醒过来了，并开始解开了童年时期被默里牧师和父亲套在她头上的紧箍咒———她敢于跟丈
夫轻松地聊起性方面的话题，这是她身为女性自我解放的重大胜利。与此同时，她也敢于向父权制的代
表人物亚历山大表达自己的喜好和不满，甚至是反唇相讥，让他的丈夫亚历山大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
向来胆小如鼠又逆来顺受的妻子伊丽莎白已经变成一头安静的狮子了。伊丽莎白在人格意识的变化，
一方面，宣告了女性意识的觉醒，为她后半生勇于追求幸福的婚姻生活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这说明了
女性与自然的和平相处已经形式了一种新的价值体系的核心，促进了性别平等生态观的建立。
跟伊丽莎白相比，茹贝和内尔在追求人格独立的意识上更胜一筹，她们是典型的父权制社会里名副
其实的挑战者，她们是以钢铁一般的意志力来反抗父权制社会的压迫，在男性的领域里进行一场争夺女
性生存空间的斗争，但是她们俩在心理空间的建构却是大相径庭。首先，是内尔的心里空间的建构。身
为女性的内尔从小敢于在男性的世界里闯荡，这是何等的勇气和魄力。自从内尔进入我们的视线后，我
们发现她的内心深处就有一股“自我”的力量在左右着她。正是这股力量的驱使，让她在父权主宰的社
会里，战无不胜；同时，也是这股力量使她跟母亲伊丽莎白产生隔阂，跟所爱的人比德·泰尔加斯差点失
之交臂。造成内尔这种“自我”性格的根源跟她的父亲亚历山崇尚“自我”的教育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
“自我”教育是父权制社会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崇尚科学为本的精神相结合的产物，即男性主宰着社会
的一切，但是一切以科学为本出发。自从出生起，她父亲就把她当成男孩子来养育，为了让她接受最好
的教育，亚历山大可谓是费尽心思，不但常常亲自带着她上车间、下矿井等实践活动，甚至为她雇的家庭
教师都是男性，连陪读生也不例外。在这样环境的熏陶和影响下，难怪她的穿着、性格和喜好跟男孩子
如出一辙的相似：穿着偏男性化，不穿胸衣，个性独立，性格叛逆，有主见、喜好地质、机械、生物、雕刻等；
连学业的选择也跟当时的女孩子不同。１６岁时，她去悉尼学习只有男性才能学习的专业———工程技术
和医学。在车间实习时，没有什么困难能难倒内尔的，她“一站到车床前，便如鱼得水，显得那样的自如，
那样从容”［４］３４６。蒸汽发动机坏了，面对着连大老爷们都束手无策的问题时，她立即找出了病源并轻松自
如地解决了发动机的故障。在男人的眼里，“她简直是个穿着女人衣服的男人。”［４］３３８从父权制社会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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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来看，内尔的闯入，触犯了他们男性固有的堡垒和“霸主”的地位，因为内尔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位女
性；而对于内尔来说，她接受的是自我教育，忽视了自己女性的特征，早已把自己看作是男性群体中一
员。让她没想到的是，这么优秀的她居然没有被这个父权主宰的社会所接受：比如她经常被白人学生恐
吓、捉弄、攻击和报复；还有那些高高在上的男教授们，他们以内尔的论文太深奥而看不懂为由加以刁
难。于是，她唯一能做的就是放手拼搏，为自己的生存空间和活动空间争取一席之位。面对着眼前这一
道道的障碍物，内尔是以难以想象的毅力和超凡的智慧去攻克。最后，她终于成功了，她是首批获得医
学院荣誉学位的女学生。由此可以看出，内尔的空间话语建构比较有丰富和震慑力———她是借助“自我
肯定”的力量来建立一种可以释放自己的心理空间的表达平台，并借助这个平台公然向父权制社会宣
战。对于茹贝的空间建构，作者是从母爱的力量为切入点，因为人世间最让人震撼的力量莫过于亲
情———为了儿子能出人头地，母亲默默付出的爱，正是这股力量让她的人格由缺失转到重生的格局，让
她的地位由低贱（妓院的老板）上升到高贵（金罗斯饭店的老板娘和天启公司的股东之一）。在《呼唤》
中，儿子李是她唯一一个在世上存活下去的理由和希望，也是她奋斗的动力源泉。为了让任何人搞不明
白她儿子（李）私生子的身份，茹贝倾家荡产把他送到千里之外的英国去读书。为了不让儿子以后学成
归来因其母亲是金矿妓院的老板娘而受到众人的歧视，她又作了一次大改变———经营一家体面的饭店。
茹贝是以母爱的呼唤方式来传达空间的话语构建，她是借助母爱这种本能的方式建立一种可以释放自
己的心理空间的表达平台［９］。她在呼唤，世上再也没有比这种爱更有震撼力了，是母爱这种亲情让她脱
胎换骨的，让她的人格从缺失到重生的转化，让她的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五、结语
当我们看完《呼唤》小说之后，我们自然而然地明白作者为什么要把这本书命名为“呼唤”的深层涵
义了。作者借用空间意象的构建，使空间成为意识形态的载体，以此来实现对父权制社会的解构。同
时，她借用了女性与大自然的亲密联系，让女性的人格意识在有限的空间里顿悟并重生，这跟生态女性
主义的倡导的宗旨不谋而合，充分体现了考琳·麦卡洛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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